
三十年前，宗璞先生的《南
渡记》问世；三十年后，收官之
作《北归记》发表，《野葫芦引》
四部曲迎来“大团圆”。冬夜孤
灯下，我细品慢读，心绪随着小
说中人物的命运而起伏不定。
如果将四部曲比作一幅恢弘典
雅的长卷，那么《北归记》就是
最靓丽、最温情、最动人的部
分；如果将四部曲视为一首古
典浪漫的诗篇，那么《北归记》
就是最隽永、最唯美的部分。

延续前三卷的厚重笔触和
典雅风格，《北归记》以抗战胜
利后历史系教授孟樾(弗之)一
家与明伦大学同仁回到北平后
发生的故事，重点围绕孟灵已
等一代年轻人的爱情，孟灵已
身上就有作者自身跟随父辈南
迁的影子。一方面，他们是“胜
利的漂泊者”，经过铁蹄的碾
轧、警报的呼啸、饥饿的困扰、
选择的考验后才修成正果，独
饮一瓢爱情汁液，是苦中有甜、
甜中带酸、酸中有泪，有泪可
落，但不悲凉；另一方面，他们
顽强不屈、恪守正义，一路走
来，南渡中的离别，东藏中的颠
簸，西征中的牺牲，北归后他们
依然不忘初心。

同样是回望当年北大清华
南迁，在昆明联合创办西南联
大，比之岳南《南渡北归》三部
曲、张曼菱《西南联大启示录》、
鹿桥《未央歌》等，宗璞的《野葫
芦引》最独特之处就是对知识
分子精神的开掘、对苦难生活
细节的白描、对传统文化坚守
的歌颂，于平淡如水的文字中
迸发出磅礴的野生能量。引用
评论家梁豪的话说，“宗璞的身
上流淌着植物的基因。意识流，
魔幻，解构，元叙述，怪诞，黑色
幽默，所有的妙招和花招，在宗
璞面前都显得过于花哨和轻
佻，反倒成了对于自己十分才
情的十二分吆喝。宗璞笔下的
红豆和野葫芦们，生长出了自
己的品格、自己的韵律，拥有独
特的文绉绉的野气。只有由内
而外探照的人，才具有近乎不
竭的一以贯之的能量。”宗璞曾
说“我也不知道野葫芦里卖的
是什么药”，我认为，野葫芦就
是战乱年代野蛮生长的中国精
神，就是直立行走不屈不挠的
中国脊梁，就是为国牺牲无怨
无悔的民族情怀，这些在小说
中的人物身上得到淋漓体现。

回到离别八年的北平，飞
机上弗之高空眺望，看见了中
山公园里的公理战胜坊，“公理
战胜，世界才能存在，人类才能
存在。”他说，“我们在回到北平
最高兴的一刹那，要向牺牲的
中华儿女致敬。”毫无疑问，“谁
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
病。”在宗璞先生的笔下，我看
到了一种植入骨血、直抵灵魂
的家国情谊。

从香栗斜街、龟回县城再
到重庆十三坡小院，漂泊归来，
向上生长的是屹立不倒的精
神，心手守护的是传统文化的
根基，就像那被敌军砍下的葫
芦，回荡着孩子的呐喊声，就像
炸不倒的腊梅林、流不尽的芒
河水、斩不断的吹箫声，“我教
育孩子们要不断吹出新时调。
新时调不是趋时，而是新的自
己。无论怎样的艰难，逃难、轰
炸、疾病……我们都会战胜，然
后脱出一个新的自己 (《东藏
记》)。”归来后，独饮一瓢爱情
汁液，这爱情寓意浴血奋战的
精神支柱，这爱情就是迎难而
上的人生挑战，“那就是新的挑
战/快乐地迎上去吧/让每一天
新生的太阳照亮你的脸/让你
的生活更丰满。”八十九岁高龄
的宗璞先生用非凡的意志奉献
收官之作，她让我们看到的不
只是爱情，更多的是对新时代
的勇敢迎战。

这一波“诗歌热”还能持续多久

□袁跃兴

2017年初，《中国诗词大会》
火遍全国；岁末，诗人余光中去
世，在网络上刷屏的除了点点

“烛光”，还有他的诗……日前，
有媒体回眸2017年，发现诗人多
了、诗刊多了、诗歌节多了，诗
歌类新媒体也四处圈粉——— 诗
歌热似乎又回来了。

诗歌“热度”如何，很难用
指标去量化，不同圈子的人感
受也截然不同。那诗歌热如何
判断？从数字来看，在诗歌界颇
具影响的《诗刊》杂志，其发行
量近年持续增长，2016年更是增
长30%，其中个人订阅占百分之
六七十；中国诗歌网网站自2015
年正式上线，日均访问量20万
左右，日均页面访问量50万，最
高时达500万；注册会员近11万
人，注册诗社近2000家，平均每
天收到投稿2000件；如果觉得这
些数字太“虚无缥缈”，还可以
再检索一下“诗歌节”，你会发
现近一个月全国各地见诸报端
的诗歌节竟有二十多个，以地域
命名的有“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
节”“武汉诗歌节”“上海市民诗
歌节”“香港国际诗歌节”“白帝
城诗歌节”，打名人牌的则有“仓
央嘉措诗歌节”“徐志摩诗歌节”

“李白诗歌节”等。
年轻人不再讳言“诗人”的

文艺身份。大学中诗歌社团纷纷
涌现。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一个诗

歌社团，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
学都有“五四文学社”，武汉大学
的“浪淘石文学社”从上世纪80
年代延续至今。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
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音频节目

“为你读诗”，现在已有百万用
户。大量年轻人通过新媒体读
诗、写诗，两年一届的“夏青杯”
全国朗诵大赛，第一届才有1万
人报名，今年有97万人，绝大部
分是年轻人。“诗歌是很好的文
化载体，解决的是心灵认同感
的问题。”诗歌成为年轻人自我
表达的需要……

从一家人坐等《中国诗词大
会》到数以万计的年轻人“读首
诗再睡觉”、机器人小冰写诗引
围观，近年来诗歌屡屡制造公共
话题，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越
来越高，很多人都体会得到。

那么，这一波热度能持续
多久？这要看到底谁在给诗歌

“加热”。改革开放以来，从朦胧
诗热潮到后来的“席慕蓉热”

“海子热”“汪国真热”，再到“打
工诗歌热”“余秀华热”，不同时
期的诗歌热都有共同的基础，
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有
的诗性和诗心。“诗言志，歌咏
言”“诗者，天地之心也”，在我
国，诗歌堪称最为重要的文学
形式之一。也正因此，尽管社会
对诗歌的热情多有反复，但诗
歌在我国从未真正沉寂过。

当然，前些年，文艺圈、诗歌

圈也曾经出现一些所谓走红的
诗人及诗歌作品，但是，其中大
多是炒作，即使是某一诗人或作
品引起关注，也往往最终流于一
种消费化的、娱乐化的狂欢，变
成一种喧嚣、躁动的事件，而远
离了诗歌艺术本身和主体的讨
论，基本上都是一些海市蜃楼般
的假象。与这样的所谓热潮相
比，近两年的诗歌回暖则更趋向
于大众化，有全民读诗的倾向，
这是因为跟此前的诗歌热原因
有所不同，互联网为诗歌的传播
插上了新的翅膀，以微信公众号
为代表的传播渠道与短小精悍
的诗歌、碎片化的阅读更为“般
配”，使数百万用户借助手机读
诗、听诗甚至写诗，以更快捷的
方式与诗歌亲密接触。此外，更
深层次的动力在于需求。人们满
足了物质需求后，精神需求日益
高涨，诗歌热也是人们渴望精神
生活更充实、更丰富的表现。

可以说，诗歌回暖是社会
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我国文
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持
续提升的表现。我们乐见诗歌
热，呼吁更多力量为之“助攻”，
当然同时也要保持理性——— 让
诗歌回暖不是为了掀起全民读
诗的热潮，而是不断创新传播
形式，不断开拓传播渠道，营造
更浓厚的氛围，让更多人有机
会接触、了解诗歌，为满足人们
的精神需求提供更多元的服
务、更丰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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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严歌苓，编剧思维是基石也是束缚

□白惠元

小说《芳华》的英文标题是
“You Touched Me(你触摸了
我)”——— 简洁的过去时态，仿佛
不经意间提起的陈年小事，雁过
无痕，不见波澜。说得这么平静，
倒不是因为往事皆已随风，而是
因为放不下，太沉重，重到压迫
呼吸，心中纵有千头万绪，却不
知从何讲起。对于芳华般的青春
岁月，严歌苓有怀念，有疼痛，也
有忏悔，过往种种沉淀发酵，终
于笨拙地酝酿出一句短促的告
白：You Touched Me。

严歌苓向来偏爱奇闻轶事，
但这一次，她变得平实而质朴，
质朴如这个语法极简的英文标
题，因为她面对的是自己的真实
经历，是不需要历史调查就可以
信手拈来的丰满细节。从小说行
文就可以看出，她想要拨开那些
修饰语的迷雾，让词语回归至本
义，回归至最质朴的叙事状态：
芳华落尽见真淳。小说开始得很
轻，王府井大街上，一场仓促的
重逢。人群中惊鸿一瞥，“我”竟
然认出了那张曾经怎么也记不
住的路人面孔：刘峰，文工团的
模范，40年前因触摸女兵身体
而轰然倒塌。

严歌苓就是这么直奔主
题，这是她的一贯风格。《芳华》
甫一开篇，“触摸事件”就被不
断讲述着，不断强调着，像是在
预设一种终将到来的坠落。1977
年夏，刘峰因“触摸”女兵林丁
丁的身体，被当作耍流氓，下放
至伐木连。这无疑是刘峰的命
运拐点，也是芳华凋落的开始。

《芳华》如此开门见山，而且不
断强调小说的“核心事件”，这
似乎是在有意制造一种事件强
度，就像一颗等待爆炸的炸弹，
足足地吊起读者胃口。为了保
证这种事件强度，严歌苓甚至
要将小说的整体构思全部架构

在同一个“核心事件”上。令人
担心的是，这样一桩事先张扬
的“触摸事件”能否撑得起40年
的历史厚度？预叙高潮会不会
提前透支阅读者的激情？

要理解《芳华》的这种写作
技术，必须结合严歌苓在小说家
之外的另一重身份：电影编剧，
而且是经过好莱坞“认证”的电
影编剧。从某种程度上说，严歌
苓的小说创作都是从“核心事
件”开始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好
莱坞编剧思维。在好莱坞体制
中，电影编剧必须能够在最简短
的时间内用最精炼的语言向最
强势的制片人讲出自己的故事，
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使得
编剧们必须高效表达，他们的

“故事核”必须足够短，却又足够
精彩，只有如此，才能把剧本卖
出去。说得残酷一点，“故事核”
的强度直接关乎一个好莱坞电
影编剧的基本生存。正是美国编
剧行业的专业训练，使得严歌苓
非常注重“核心事件”的戏剧性，
那些惊世骇俗的“一句话梗概”，
恰恰是严歌苓小说展开的基石，
无论是《金陵十三钗》，还是《陆
犯焉识》，无不是先有故事创意，

再填充历史细节。所以，我们看
到大历史在严歌苓的“故事核”
里穿行而过，却无法驻足，真正
遗留下来的还是那些经典的戏
剧情境：关于选择，关于牺牲，关
于交易，关于背叛。反观作为小
说家的严歌苓，她这种“强事
件”的写作方式就显得匠气，过
于情节剧化，少了些哲学余味。

在好莱坞的工业体制内，
电影剧本不允许存在任何意义
上的“废镜头”，不接受任何与
主干剧情无关的闲笔。拧成一
股绳的向心力叙事固然十分吸
引读者，能让他们目不转睛，但
也会因为过度明确的叙事方向
而丧失某种自反性与辩证性。事
实上，严歌苓的近期创作一直存
在这样的问题：流畅的、光滑的、
没有毛边的历史叙事，没有任何
冗余与漫溢，到处都是精心剪裁
的规整。但“历史”毕竟不是人工
修剪的结果，它是野蛮生长的，
它无法被情节剧的经纬线所编
织，因为一旦被编织了，“历史”
就只能是一种叙事。

在我看来，《芳华》的真正价
值或许在于捍卫一种身体经验，
严歌苓试图为一种由触觉所开
启的感性分配方式进行辩护。因
此，《芳华》英文标题的真正妙处
倒不在于其过去时态，而是那
个一语双关的“Touch”：它一方
面指向小说的核心事件，即刘
峰对林丁丁的越界“触摸”，是
欲望化的身体动作；另一方面
则暗示着某种“触动”，某种由
身体感觉触发的情绪洪流，这
种流动性甚至可以实现跨时空
的情绪对接。正如“我”多年后
触摸到刘峰假肢时所得到的最
直接的体验：“大夏天里，那种冷
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在我
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
伤。”正是这样的身体感觉，让我
们得以穿越历史理性，真正“触
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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